
第一章 穿越成刁蠻惡婦 

「戰敗？全軍覆沒？為什麼會輸了！司徒明，你的血狼軍不是戰無不勝，攻無不

克，怎麼一敗塗地、損兵折將，辜負朕對你的萬般期望，你負朕呀！」 

邊關戰事不利，兵敗如山倒，看完兵部送上的戰報，金鑾殿上的真龍天子怒色滿

面，大聲喝斥，然而威遠侯司徒明已經戰死，屍身甚至尚未尋回。 

天子一怒，雷霆萬鈞，文武百官靜默一片，唯有帝師杜太傅勇於諫言。 

「皇上息怒，勿傷了龍體，此事有待商榷。」 

杜太傅不信素有「戰神」美譽的司徒將軍會急功近利，誤中敵軍計策，一名戰功

無數的沙場老將不可能如黃毛小兒般冒進，其中必有緣故。 

「哼！十萬大軍於亡魂谷遭圍殺，你告訴朕要如何息怒，朕要為枉死將士負責。」

不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驍勇嗎？看來不過如此，司徒明你徒負盛名。皇帝眼

底一閃冷笑，面上卻是激憤地說：「朕要誅他九族，以司徒一族血祭亡靈……」 

杜太傅連忙出言阻攔，「勝敗乃兵家常事，皇上切勿牽連無辜，否則豈不寒了千

萬兵士的心，以後誰還敢奮勇殺敵，一心為國？」 

「先生在教朕為君之道？」 

杜太傅是帝師，曾教導尚是皇子的皇帝多年，可如今這一聲「先生」多了諷刺意

味。 

「臣不敢。」錚錚鐵骨的杜太傅拱手一揖，不畏強權的文人風骨可見一斑。 

「我看杜太傅不是不敢，而是有了私心，聽聞你最寵愛的小孫女甫嫁入威遠侯府，

你老是為了她才求情吧！」一旁的傅丞相高舉玉笏，言詞犀利的質問。 

一提起被他逼著嫁入威遠侯府的孫女，杜太傅眼露愧色，可沒有後悔，人無信不

立，豈可違背承諾？ 

「人難免有私心，難道丞相大人忍心見老夫白髮人送黑髮人？」 

「這是國事，豈能混於一談。」傅丞相怒斥。 

「國事也是家事，同時也是成千上萬沙場上浴血的將士無法在此說出口的心聲，

他們拋頭顱、灑熱血的下場是妻小陪葬、全族皆沒，是你還願意一馬當先，身先

士卒嗎？」 

杜太傅此言一出，本來並不吭聲的其餘武將紛紛怒視傅丞相。 

傅丞相心虛斥罵，「你……老匹夫，你無理取鬧，本官是為皇上分憂，你怎麼這

般胡攪蠻纏。」 

杜太傅氣定神閒一撫長鬚，「非也、非也，你在陷皇上於不義，一代明君當胸懷

天下，憫其子民，一味打殺非聖名之舉，日後青史一揮重墨可是後悔莫及，又如

何對仰他鼻息的百姓交代？」 

皇帝臉色十分難看，一句「一代明君」打得他措手不及，嘴邊的滿門抄斬遲遲出

不了口。 

此時一名太監輕碰他肘邊衣物，小聲地轉達某人的意思，「皇上，流放也有到不

了的一天，畢竟路途遙遠，誰知道半路會不會出什麼意外，窮山惡水多刁民，盜

匪橫行……」 



聞言，皇帝把目光投向文臣隊列末端一名容貌俊俏的青年，再轉過頭看向杜太傅

跟傅丞相，面上怒意稍減，「兩位愛卿莫再為已死之人爭執，朕雖想替枉死者出

口氣，但為了不讓前方將士寒心，朕的旨意是奪爵讓司徒一家流放至苦寒之地，

退朝。」 

「皇上……」 

杜太傅還想為威遠侯府上下據理力爭，誰知帝王給他的是拂袖而去的背影。 

十日後，待罪之身的司徒家僕婢盡數發賣，家產悉數收入國庫，主家老少面容憔

悴的走出南門，開始漫漫三千里的長途跋涉…… 

 

 

「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他不過多取了一碗稀到見底的雜糧粥給我娘喝，你

們想打死他不成……」 

誰在哭？哭聲如此淒楚。 

頭痛欲裂的凌風華努力的想睜開沉重眼皮，耳邊傳來的哭嚎聲令她不堪其擾，感

覺過了好久，她眉頭一顰，一抹光終於映入眼底。 

藍天綠……綠地……綠地？ 

高聳入雲的樹木……咦！這是樹林？ 

她不是在黃沙漫漫的西寧國嗎？沙匪的一枝長箭射向她胸口，她以為自己死定了，

卒年三十有二，結果她還活著？ 

可就算她沒死，為何眼前景色大變，並非滿是飛沙的地域？ 

陷入一陣迷惘的凌風華緩緩坐起，伸手撫了撫發疼的後腦杓，手上仍有未乾的血

跡，她更加納悶了，明明是胸口中箭，怎麼痛的是腦袋？ 

「二嫂，妳醒了。」 

二嫂？ 

一抹訝異浮現於凌風華的面龐，她看向朝她走近的面黃肌瘦小姑娘，手裡捧著缺

角的碗，碗中盛著浮有異物的濁水。 

不會吧，要她喝這一看就不乾淨的生水？ 

她抬手想拒絕，卻發現自己的手柔白細嫩，和她長年舞刀弄槍，虎口長繭的手截

然不同。 

這身子不是她的，她非常肯定。 

身為靖安侯之女，她自幼便在校場上長大，跟著父兄一起練功，學刀槍劍法，及

長還入宮為玉笙公主伴讀長達十年。 

後來公主和親西寧國，基於公主的請求，她拋下婚約護送公主遠赴他國，為女護

衛之首，事前言明三年後回歸，她還是要嫁人。 

可天有不測風雲，公主出嫁不到兩年，皇帝病故、皇子們為了爭位烽煙四起，使

得地方上異軍突起，不到三年改朝換代，她的未婚夫守國門而戰死，她沒了回去

的理由了。 

「二嫂，喝口水，喝點水會好一點。」十一歲的司徒曉星小心翼翼的端著水，彷



彿那是世上最珍稀之物。 

「妳喊我……二嫂？」凌風華難以置信，雖然已經知道這個身子不屬於她，可她

還是很難接受借屍還魂這種鄉野奇譚中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更別提她還莫名

其妙成親了。 

「二嫂，妳怎麼了，是不是頭還痛？」司徒曉星輕聲問，眼中明顯有對她的懼意。 

「我怎麼會是妳二嫂……」她二哥又是誰？ 

司徒曉星擔心的看向被官差抽打過，靠坐在不遠處樹邊的三哥，心不在焉的說道：

「二嫂，妳不記得妳嫁給二哥了嗎？」 

抿了抿唇，凌風華目露苦惱，「有些事好像模模糊糊，記不太清楚，妳好生說道

說道，我是誰？」 

看了她頭上的傷，知道她為何受傷的司徒曉星不知該同情還是無奈她找死，卻是

沒有懷疑她的說詞，畢竟聽說過傷到頭變傻子的情況。 

司徒曉星說明起來，「二嫂妳姓杜，叫雲芝，是當朝太傅嫡長孫女，生於永慶三

年，今年十七歲……」 

永慶三年……這是誰的年號？凌風華全無概念。 

她追問幾句，才從單純的司徒曉星口中套出現在的處境，並得知自個兒竟重生在

她死後的六十年後。 

司徒曉星一邊說話，一邊關注著兄長的狀況，突然臉色驚惶地說：「不好，那幾

個官爺又來了，三哥會被打死，我得去救他……」 

三哥？她的小叔子……呃！這具身體的小叔。 

「等等，別衝動。」凌風華，或者該叫她杜雲芝了，她倏地捉住小姑子的手，不

讓她做無謂的送死行為。 

「二嫂……」司徒曉星急得快哭了。 

「別慌，冷靜下來。」四下梭巡後只看見缺角的破碗，杜雲芝手一伸把碗接過來

將水倒光。 

「水……」水很珍貴，她好不容易才找到的。 

司徒曉星很心疼又沒膽子指責杜雲芝的浪費，委屈得眼眶都紅了，但隨即她水眸

睜大，驚訝得嘴巴都闔不起來。 

「二……二嫂，妳……」好厲害。 

司徒曉星看著碗直直的飛出去，砸向正準備出手毆打司徒昊的官差手腕，官差臉

色發白的慘叫一聲，捧著手大喊他的手斷了…… 

「扶、扶我起來。」杜雲芝感覺腦袋很脹，一動就痛，無法自行起身，須靠外力

扶持。 

「好，二嫂。」司徒曉星一臉崇拜的上前攙扶。 

「咱們過去，不能讓人欺負司徒家的人。」她現在無法離開，那麼面對新的身分、

新的家人，她只能努力適應。 

「嗯！」 

兩人走得不快，一個有傷在身，一個生性膽小，可是一走到受傷的官差前，那名



官差竟驚懼的往後退。 

「杜家母老虎，妳竟敢對官差動手！」他怒目橫視，一副想用腰刀砍了她的樣子，

可杜雲芝卻看出他色厲內荏。 

杜家母老虎……突然間，屬於原主的記憶一下子進入她腦海裡，多到她有點傻眼。 

原主嫁入威遠侯府不到三日丈夫便奉旨出征，父子三人身著戎裝齊赴戰場，留下

一府婦孺和新媳婦。 

本就不願嫁武夫的原主更加惱怒了，對婆婆不敬，與妯娌不睦，待小叔小姑不慈，

使喚小姑子倒洗腳水，看下人不順眼動輒打罵，惡行罄竹難書，是名副其實的惡

婦。 

而她的母老虎惡名並非嫁人後才有，而是未出閣之前便小有名聲，與她脾氣暴躁

的親娘合稱杜家兩隻母老虎，吵架從沒吵輸人，在女眷間橫行無阻。 

看完原主的生平，她不由得莞爾，當個惡婦也不錯，至少整治惡人可以理直氣壯，

全看她心情。 

「不過打斷你一隻手，難道你還敢回砍我一刀？我祖父是誰，我爹娘是誰，你不

會不知曉吧！除非你一輩子不回京，不然光我娘一人就能整死你。」她趾高氣揚

的仰起下巴睨人，一點也不像被流放的人犯。 

也難怪她盛氣凌人了，和其他低調行事的司徒家族人不同，她有靠山，爹爹叔伯

尚在朝為官，祖父還是帝師，若她出事了，親人絕對不會放過傷她之人。 

而且在出京前，爹娘依依不捨地為她備足了糧食和銀錢，由身材高大的家僕鐵柱

駕著車一路跟到流放地，除了不能坐車得步行外，她是所有人當中過得最舒坦的。 

照理說，威遠侯府一眾女眷或多或少該得點好處，但不知是上頭有人交代或官大

爺眼尖，一席話激得司徒老夫人下令不得接受杜家的援助。 

不過原主的氣焰太高也惹了麻煩，別人喝稀粥時她吃香到流油的肉餅引人眼紅，

有人想從她口中奪食，她後腦的傷便是推擠中撞到樹造成的。 

即便如此她仍凶猛如虎的護食，杜家母老虎之名再度揚威，這才止了不少人的心

思，不敢虎口搶食。 

「妳……」受傷的官差怒不可遏。 

另一人連忙勸說：「好了，別和她計較，快找人治手，真想當殘廢不成。」人家

靠山硬，他們小小的官差不認行嗎？ 

「真想廢了她……」早晚有一天要她好看。 

長了張馬臉的官差拉住同儕低聲說：「有的是機會，不必急於一時。」 

幾名官差眼神交會，流露出意味不明的陰沉。 

別人或許看不出來，但曾任公主護衛隊隊長的杜雲芝心頭一凜，暗生提防，想來

這一路上不會太平靜，她得多留點心，別被這群官差算計了。 

「三哥、三哥，你怎麼吐血了……嗚嗚……二嫂，妳快來看看三哥，他吐了好多

血……」 

咦！小姑子怎麼不喊大嫂喊二嫂？ 

圍靠在司徒昊身邊的人個個面色有異，尤其是大少夫人柳氏。 



老夫人陶氏因丈夫折在亡魂谷，天家震怒怪責司徒家而病倒，管不了事，從出京

以來一直是柳氏理事，身為曾經的世子夫人，她一向管著府中大小事，不讓公婆、

丈夫憂心。 

而今日這事也該由她出面，誰知向來和她走得近的司徒曉星居然找起杜雲芝。 

「快讓開，我看看小叔子的傷。」 

杜雲芝緩緩地走過來，說話時語氣平穩，更沒有刻意拉高嗓門，可說不上是什麼

感覺，明明是同一個人，卻突然生出令人不自覺信服的氣勢，所有人往後退開。 

「傷到內腑了，外傷也不輕，得用藥……」她說到一半頓了頓，無力的一嘆，原

主的娘什麼都替女兒備妥了，錢、糧、衣物，唯獨藥材忘了放。 

與此同時，原本要趕到下個驛站才休憩的流放隊伍提前休息，露宿在樹林裡面，

像是一種變相連坐懲罰。 

「大嫂，妳先注意昊弟吐血的情況，別讓他躺倒，我去找藥……」杜雲芝注意到

柳氏往這頭靠近，便交代了聲。 

回想了下他們這支流放隊伍的路徑，再看看這樹林的景象，她覺得似曾相識，以

前護送公主和親時走過，只是那時的樹木不高，小小的樹林子而已，如今都長成

繁密的大樹了，一眼望不盡林子的出口。 

李靈玉、凌風華借道而行。 

杜雲芝順著記憶尋找，果然在一棵兩人合抱的大樹上發現這一行字，不過字跡模

糊了，有些看不清楚，倒成了樹皮自然裂開的坑疤痕跡。 

司徒曉星聽見她的話，連忙說：「我也去！二嫂，我扶妳……」 

看了一眼自告奮勇的小姑子，想起自己破身子的杜雲芝點頭，她的確需要個幫手。 

流放隊伍露宿已不是第一回了，不習慣也習慣了，因為這次的流放人數有點多，

約百來名，驛站等地未必能容納。 

不過就以往的經歷來說，路上折損兩、三成的人是常有的事，這些流放的人犯大

多養尊處優，皮嫩肉細，沒幾個吃得了苦，加上老人和幼兒，有幾個能活到目的

地仍是未知數。 

而這回押送犯人的官差共有十人，看杜雲芝跟司徒曉星脫隊，並未多說什麼。 

兩人悶頭走了一段路後，杜雲芝說：「前面有山泉水，先喝點水才不致口乾舌燥。」 

口太乾了，她嘴唇都裂得生疼。 

「二嫂，妳怎麼知道有山泉水？」乾到喉頭快冒煙的司徒曉星聲音沙啞，感覺快

磨出血絲了。 

「聽出來的。」此地的地勢變化不多，她記得往前再走一百步有個小水潭，和親

隊伍曾在這裡取水。 

「聽得出來？」司徒曉星驚訝不已。 

「仔細聆聽，萬物皆在耳中，風聲、雨聲、樹葉沙沙聲，動物走在草地上的聲響

清晰可聞。」習武之人的眼力、耳力過人，何況四周的氣流帶了點水氣，鼻子沒

問題的人都聞得到潮濕氣味。 

司徒曉星一聽，對二嫂的畏怯全然化為仰慕，太驚訝二嫂的厲害，簡直像個無所



不能的仙女。 

她學著聽了聽，歪頭問：「為什麼我聽不到？」 

「少慧根。」杜雲芝打趣地一瞅她。 

「嗄？」她一怔，呆呆的表情仍顯得可愛，接著反應過來，不依地噘嘴，「二嫂……

妳怎麼這樣逗人家！」 

司徒曉星年幼，生得嬌嬌小小、玲瓏可愛，侯府未出事前也是養得嬌憨可人，畢

竟上有爹娘哥嫂護持，哪吃過一點苦？ 

只是父兄雙亡的消息才傳來，還不及反應的她便跌入泥潭，從被人捧在手掌心呵

護的侯府千金成為囹圄中的小雀兒，想飛飛不了，體會到世上的人情冷暖與不堪。 

這些日子，被迫長大的她如同大人般面有愁色，終日惶惶不安，唯恐朝不保夕，

很少再有嬌憨神色，直到今天被二嫂一逗，她瞬間又回到小姑娘的模樣，心中少

了惶恐。 

杜雲芝笑了笑，指引著小姑娘往水潭走，不一會兒兩人就到了。 

「喏，山泉水，妳先將腰上的水袋裝滿水，我在附近找找有沒有可用的藥草。」

她將自己半空的水袋也扔給小姑子，手掬一捧石頭縫泌出的泉水喝了個飽再洗洗

手和臉面。 

「二嫂……」看到她轉身要走，司徒曉星心中一咯登，想要她留下來，卻又不敢

直言自己一個人會怕。 

杜雲芝輕拍她手背，「我不會走遠，妳喊一聲我就能聽見，雖說如今的司徒家已

非京中權貴，可妳終究是將軍的女兒，不能讓人小覷了，知道嗎？」 

「我……」她咬了咬下唇，神情堅毅的點頭，「我……我聽二嫂的，我不、不怕……」 

「乖，妳裝好水後在這等我，我除了找藥草，再看能不能尋點吃的。」老啃乾糧

啃得胃受不了，想喝點雞湯、魚湯。 

杜雲芝看向飄著樹葉的水潭，經過多年的泉水灌注，小水潭有當年的十倍大，原

本無魚的潭水竟游動著一種銀白色、背上三條金線的魚，小的約巴掌大，大的有

十來斤，只是潭水看著深，不好下水捕撈。 

一說到吃的，許久不曾吃飽的司徒曉星吞嚥著口水，「我喝粥就可以……」 

看她一臉饞相，杜雲芝笑了笑，飛快的鑽入林子深處，她聽見野雞啪沙啪沙的拍

翅聲，卻沒有先去抓雞，而是要趁著天色未暗前多摘些藥草以備不時之需。 

這一家子病的病、小的小，頗令人費心。 

既來之，則安之，重生後的她努力地融入杜雲芝的身分，只是她再一次走上護送

公主和親時走過的路，心裡略有酸澀，當時的人已不在了，只剩下她在風中孤寂。 

 

 

「這是……妳們捉的？」 

看到七、八尾小臂長的大魚以及一公二母的野雞、十幾顆野雞蛋，還有一小捧野

生蛇莓、綠皮橘子，飢腸轆轆的司徒家眾人皆露出難以置信的眼神，一個個眼睛

睜得又大又圓，似乎不相信眼前所見。 



等到杜雲芝以竹筒當鍋烹煮出香味四溢的食物，他們依然恍惚地瞪著冒熱氣的雞

湯、芭蕉葉包著的烤魚、炭火燜熟的野雞蛋，可嘴巴已經不自覺分泌唾沫，胃也

咕嚕嚕地叫。 

「真的是二嫂捉的，她將扁平的石頭磨平當刀，再砍竹子削成竹矛，就這麼往水

裡一插，幾斤重的大魚就被插起來了。二嫂讓我用削細的細竹條串魚，可她插魚

的速度比我串魚快……」司徒曉星說到最後不禁赧然。 

她手笨得串不好魚，好不容易細竹條穿過魚腮從魚嘴吐出，還沒打個結又來一條

魚，慌得她手忙腳亂，尖叫聲連連。 

流放的犯人每到一處落腳處，官差是允許每一戶派出人口數三分之一的人數自行

去周遭尋找食物或可用之物，這能減少官差的負擔，也能讓犯人吃口飽飯，安然

抵達流放地。 

可司徒家就真的是鐘鳴鼎食之家，雖不奢華卻也是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富貴中人，

從老到小都是主子命，沒做過卑賤事，不識野菜野果，兔子從跟前跳過不敢捉，

居然還跑給獵物追…… 

這就導致一家子千金之軀出京不到半個月就個個餓得骨瘦如柴，兩眼無神，堪比

鬧災逃難的災民。 

現在突然看見令人口水直流的葷食，司徒家上上下下真像棺木內的枯屍又活過來，

暗淡的眸子一下子發出灼人光亮。 

「看就能飽嗎？快吃。」杜雲芝警戒地看看四周，把磨利的石刀往土裡一插，做

出警告動作。 

其他的流放犯人或安分的吃著自己找來的糧食，或心知肚明不敵杜雲芝的凶悍，

都避著散在四周，沒有靠近。 

被催促一句後，餓慘的司徒家上下紛紛拿起竹碗、竹筷、竹勺子，對著雞肉、魚

肉下手，連柳氏嗷嗷待哺的三歲稚女也捧著碗吵著要吃肉。 

竹碗、竹筷、竹勺子是杜雲芝臨時做出來的，他們手邊就幾個破碗根本不夠用，

她實在看不下去。 

要不是這具身體體力太差，比不上前一世女護衛隊長的身子，才勞動一會兒就累

到不行，氣喘吁吁，她還想編個竹筐能沿途收集食材備用。 

看著送到面前的大碗，老夫人陶氏怔了，「妳怎麼會做這些？親家母最不擅長的

就是廚藝，有一回為了煮湯圓差點燒了太傅府廚房。」 

為人豪爽的簡氏一面對鍋碗瓢盆就全然束手無策，別說煮一道好菜，連燒個水都

能把鐵壺燒破底，還一臉茫然的問：「水呢！怎麼沒水了？」 

文官、武將一向不相往來，可威遠侯司徒明卻和杜太傅結成忘年之交，一個喜歡

司徒家的家風忠義、鐵血丹心，一個敬重對方文人風骨，不趨炎附勢，不曲不折，

兩人一拍即合，相見恨晚地許下親事。 

其實一開始陶氏對簡氏母女的性子有微詞，對於丈夫擅自定下次子婚事十分不滿，

後來兩家過了禮，互有走動，她才明白是外面的人太過誇大了，真正接納了這門

親事。 



簡氏的凶狠在於管教夫婿，不許他風流好色、拈花惹草，僅一妻無妾室、通房，

府中清靜不生一絲波瀾。 

這是家事，人家夫君不在意，旁人又何必多生口舌，徒惹事端，學那小人造口業，

毀人名聲？ 

杜雲芝手一頓，目光微閃地說：「也許我有天分吧，隨便弄弄就是美食佳餚，總

不能虧待自己的肚皮，這些可都無關杜家的援助，婆母趕緊吃吧。」 

她把鍛鍊幾十年的廚藝說成信手拈來的小把戲。 

前世的她會練武是家族傳承，可實際上她最喜歡做的事便是下廚，人還沒灶台高

就和家中廚娘搶鍋鏟，站在小板凳上烹、炒、煮、炸，有模有樣的做出美味可口

的好菜。 

她娘見她愛做菜就為她請來一名御廚教她做菜，爾後又帶她走遍各大酒樓飯館嚐

盡各家山珍海味，她練武之餘便是下廚，把吃到嘴裡的美食復刻改進，創造出獨

有的口味。 

前朝被滅了，她有家也回不去，只好陪著公主在西寧國落地生根，憑著一手好廚

藝弄了食鋪酒館遍地開花，賺進富可敵國的家業。 

只可惜公主因國破家亡而受到折磨，不到幾年死於異地，身後無子嗣，而她也漸

漸失了雄心壯志，人未老心先死，留下一份家業給義子繼承，自個兒遊歷大江南

北，中原邊塞，不幸遇到成群沙匪而身死。 

「我明白的……」陶氏點頭，卻又用深邃的目光打量杜雲芝，「老二媳婦，妳似

乎變了性子。」 

少了嬌蠻的她讓人不習慣，眼前的她心思深到令人看不透，不若先前簡單明瞭，

人雖脾氣不佳卻性子直，好與不好清楚可見。 

「是人都會變，沒人會一成不變。」杜雲芝做勢撫撫腦後，似在說這一撞令她開

竅了，知道收斂性子，學做人家的媳婦。 

陶氏看了她一眼，接過盛滿肉的肉湯，小口的進食，「變了也好，不然我們這一

家老少怕是走不到流放地。」 

同時喪夫又喪子，要不是兒孫尚幼，她真的活不下去，想跟丈夫、兒子一起走。 

要是老夫人倒下就沒人能凝聚司徒家，杜雲芝忙勸慰起來，「娘，我們都會好好

的，那幾個官差眼神不正，我擔心他們會對我們不利，我們得同心協力防範。」 

防人之心不可無，端看官差對小叔子下手之狠，可見手上是有人命的，並且不介

意多殺幾個。 

陶氏唔了一聲，「離官差遠一點，想讓我們司徒家死絕的人不在少數。」 

「嗯！我知道了。」杜雲芝沒有細問，權力傾軋，朝廷黨爭的事情所在多有。 

「妳也去吃吧！好好睡一覺，明兒一早又得趕路了。」官差不等人，一旦耽擱了

又要借題發揮。 

她點頭，「好，我先把小叔的藥熬好，多少補點氣血。」 

十六歲的司徒昊是司徒家現今唯一的男丁，有他在，她們幾個婦孺才多一層保障。 

司徒家的人口相當簡單，一門忠烈男丁大多死在戰場上，司徒明得子三名、閨女



一名，長子又有一名孫女，再無嫡系子孫。 

旁系倒是人數眾多，可樹倒猢猻散，司徒明戰敗身亡，天子震怒，旁系一家家另

攀高枝，揚言斷親與嫡系再無往來，有的甚至投靠了嫡系的政敵，幫著打擊岌岌

可危的嫡系。 

如今一同流放的除了戰敗的家將眷屬以及犯事的一戶官眷，少部分是盜匪小偷。 

「我來，妳去休息。」柳氏先把女兒哄睡了，過來接手熬藥。 

天色漸暗，蟲鳴蛙叫聲此起彼落，杜雲芝看了一地席地而睡的人，小聲地和大嫂

商量後續的事情，「大嫂，這樣下去不行，三弟受傷了，娘的身體也還沒調養好，

小雪兒又小，他們怕熬不住。」 

柳氏愁眉不展地嘆息，「又能怎麼辦？只能熬著。」 

她心疼女兒，那麼小的孩子哪禁得起折騰，腳底板磨破了也不敢哭出聲，抽抽噎

噎哭到睡著了。 

可心中再痛，她還是得把苦水往肚裡吞，誰叫她嫁了個武將為妻，每日為他提心

吊擔，直到戰亡的死訊傳來，她眼中再無淚水，畢竟哭哭啼啼沒有用，長媳的責

任她責無旁貸，她要護住一家老小。 

杜雲芝搖搖頭，「我想辦法搭輛板車，好歹撐過這一段，我負責張羅對外的瑣事，

大嫂照顧好一家老少，我們都要活著走到流放地，絕不輕言放棄。」只要有一口

氣在，她誰也不會扔下。 

「二弟妹妳……妳變好了。」柳氏笑容淺淺，可心中的重擔彷彿少了一半，頓感

輕快。 

柳氏出身江南世家，性情溫和、知書達理，嫁入司徒家數年，她自認處事得體，

不與人交惡，與府中主子相處和睦，是公婆眼中的好媳婦，是弟妹敬重的長嫂，

府裡的大小事打理得井然有序。 

但二弟妹一入門就讓她幾乎忘了閨訓，大爆粗口，二弟妹我行我素到了任性的地

步，她真是頭一回開了眼界，不禁揣測杜太傅是否用心險惡，為免家中母老虎為

害才趕緊出清，把一名惡女嫁禍他人。 

成親不過三日丈夫便奉旨出征，府中上下因此對二弟妹多有體諒，能忍則忍的放

縱她為所欲為，畢竟新婦初過門，內心無所依的慌亂每一位為人妻的都嚐過。 

後來司徒家遭逢巨變，大家也就更不好指責她什麼，她是硬生生被拖累了。 

沒想到惡行惡狀的人在與人打鬥受傷後竟如變了個人似的，談吐有分寸、舉止端

正，連眼神都變得清明，但最奇妙的還是她彷彿有軍旅多年生涯的人物，渾身上

下散發一股她在公公和丈夫兄弟身上才看到的剛毅氣度。 

「好不好由人去解讀，我做好分內之事無愧於心便是成全了自己，如今大難臨頭，

一把冷鋒銳利的大刀懸掛頭頂，我要再不醒悟就只能等大刀落下了。」杜雲芝刻

意說得貪生怕死，好似自個兒再有二心便會死狀悽慘。 

自己與原主的性格本就不同，可要讓別人接受她的轉變得慢慢來，她故意說得自

己只是為了求生才改變，一方面是有個藉口，另一方面也是符合原主最在乎自己

的性子，要是說她從此有大愛珍惜所有人，未免太過虛假，過猶不及反倒露出馬



腳。 

只要潛移默化，時日一久，以前自私自利又眼高於頂的杜雲芝會被遺忘，大家記

住的是心如浩瀚星河的心胸寬廣女子。 

聽著她發自內心的省思，柳氏小有動容。「妳能有此領悟是二弟之福，以前的事

就別再提了，當是一場雲煙散去，以後我們妯娌同心，好好守護這個家。」 

閉目養神的陶氏聽到兩個媳婦的對話，欣慰不已，家和萬事興，她倆能同心她比

誰都高興，眼底淚意呼之欲出。 

一家人和樂還有什麼難關過不去？ 

只是想到死去的丈夫和兒子，她不禁悲從中來，鼻頭酸得厲害，盡忠報國的下場

竟是全家流放，叫人情何以堪，夫婿在九泉之下是否後悔為報君恩捨生忘死？ 

另一邊，裝睡的司徒昊默默流淚，他不太相信總是口吐惡言的二嫂會變好，但是

她為他找來藥草一事他記恩，日後他會更加鞭策自己，使自己變得強大，不讓父

兄蒙羞。 

這一夜，除了司徒初雪外，其他人都睡得不安寧，還有人睜目到天明，想著明天

的路該怎麼走。 

夜總有過去的時候。 

「起來、起來，全部起來，給你們一刻鐘收拾行囊，誰敢偷奸耍滑耽誤行程，我

王五的鞭子絕不留情。」 

黎明到來，聽到這一聲吆喝，睡眼惺忪的犯人連忙起身，餓得咕嚕咕嚕叫的肚子

直打鼓，抬起虛軟的腿繼續往前走，要到下一個驛站才有東西吃，官差不會施捨

他們一粒米、一滴水。 

在流放隊伍後面，有一高大身影踽踽獨行，他肩寬腿長，手臂粗壯，利如鷹目的

雙眸迸出冷意。 


